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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花間集》風土詞的地位與影響  

第一節  《花間集》風土詞的地位  

翻開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論著，可以發現多數學者對《花間集》的評價總是不

高。以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而言：「《花間集》的作家與作品雖有那麼多，

但除了少數例外，他們的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內容與格調，大都是用著艷麗的辭

句，華美的色彩，集全力去描寫女人的姿態、生活和戀情。」1從這些敘述中可

以得知花間詞題材狹隘、風格濃豔的寫作特色，導致一般人對此書產生一種刻板

的印象，認為「在一本《花間集》裡，幾乎充溢著這種強烈的淫欲。⋯⋯這些作

品，只有表面的華豔，沒有純真的內情，結果只是流於淫靡頹蕩，詞格非常卑弱。」

2更因為《花間集》受到晚唐五代柔靡的文風與享樂主義的生活取向所影響，致

使詞作內容流於「思想性差，反映面狹，對後代詞人產生不少消極影響」3的負

面印象。這些看法固然是針對花間詞總體風格特點而言，以佔了全書十之七八的

豔情詞來看，的確具有濃妝豔抹的脂粉味與風格纖細的特質。然若專就其中的風

土詞來說，這類明白曉暢、清新直率的作品，卻在整部《花間集》中形成了獨樹

一幟、風格出眾的「花間別調」。 

正因為《花間集》風土詞將焦點轉移到南國的山鄉水驛，開闊的視野收攝了

琳瑯滿目的豐富題材，反映南粵一帶的風物民俗、山川地貌，也呈現出當地人民

真實的生活樣貌，與新奇有趣的異域風光。從這些作品中可以欣賞到天真無邪的

粵鄉少女，溫馴可親的珍禽異獸與生意盎然的花卉草木，一股清新之氣迎面而

來，南國人民悠閒自適的生活情調更深深地感染人心，不論是「纜卻扁舟篷底睡」

的漁夫、「荳蔻花間趖晚日」的採香人，或「芰荷香裡夜船行」的感興遊人等，

                                                 
1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民國七十五年），頁五六二。 
2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民國七十五年），頁五六三。 
3 徐育民：《唐五代詞評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四○。 



 156

所有的一切都充溢著美好的生活情趣，不同於豔情詞的寫作背景、情感表達與藝

術手法。可知《花間集》風土詞脫卻華豔富麗的詞藻與濃膩薰人的脂粉氣息，提

供一個意境更開闊、題材更豐富、情感更健康的創作方向。即使這些數量有限的

風土詞作，在悠遠的文學長河中，不曾居於主流的地位，然不論時代如何遷移，

文學體裁如何改變，人們對大自然的孺慕之情、對風物民情的好奇之心，總是根

深蒂固地存在心中的某一個角落。因而可以理解花間詞人為何在雕欄玉砌的宮廷

生活之餘，偶爾也要回歸山村水鄉，感受質樸親切的民情、欣賞開闊自然的風光。 

總之，《花間集》風土詞具有彰顯地域特色、紀錄南方人民生活習俗的特殊

價值，與多數反映宮廷生活，傾向鳳歌鸞舞的脂粉文學4迥然不同。所以《花間

集》風土詞，在風土文學長河中仍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的確是不容置疑的。 

一、風土文學長河中的一股伏流  

風土文學結合了自然的山川風物與人文的生活習俗，並藉著質樸清新的語言

文字，呈現出一時一地人民生活的寫真。因此，風土文學也可以說是一種以人與

土地為主的文學創作取向。在風土文學中可以強烈感受到人的生命與土地緊密揉

和，就如同生命共同體般無法分割，且作品中往往洋溢著平易近人的特質，吸引

著眾多讀者的目光。 

從上古歌謠、《詩經》、漢魏樂府、六朝民歌、唐詩⋯⋯，一脈相承，在文學

長河中，有關風土民情的文學創作，可以說是顯而易見5。深入上古歌謠和《詩

經》的風土詩篇中，可以得知早期人民耕種的辛苦、祭祀的習俗、與歲時節令的

慶祝，在這些質樸無華的文字背後更透露出人們在賣力勞動、虔誠祭神、歡慶過

節之時，那種熱愛生活的認真態度，與樂天知足的生命特質。而漢魏樂府與六朝

民歌中也有許多地域色彩極為濃厚的風土詩歌，諸如〈江南可採蓮〉、〈敕勒

                                                 
4 參見黃錦鋐等編：《中國文學史初稿》（台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六
一七。 

5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風土歌辭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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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等，這些作品無論在描寫人民勞動情形，或某地的山川風物時，自然流

露的真率之情，與幾近口語的文字風格，都給人一種富含生活氣息的閱讀感受。 

到了唐朝更有多數的文人受到民歌的影響，在詩詞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寫景

紀俗之作。也因為民間詞的廣泛流行，引發更多愛好民歌的文人的興趣，例如劉

禹錫的〈竹枝〉、〈浪淘沙〉，白居易的〈憶江南〉，便是有意識地模仿民間的曲子

詞。這些文人創作的風土詩詞，吸收了民間詞清新的風格，加上自己在詩歌創作

中的藝術修養，使風土詞更為豐富多彩，且丰姿各具，可以說在風土文學的發展

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從劉、白等文人的風土詞作裡，都可以窺見當時人民純樸、

自然的風俗習尚，且有著民間氣息極為濃厚的語言風格。 

其後《花間集》風土詞承襲這些風土文學的創作方向，「描繪出一幅幅南國

的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突破了花間詞描寫的窠臼，擴大了詞的境界，給詞

體文學注入新的活力。」6不論是蕩小舟泛清波的採蓮女，隨湖水扣舷而歌的採

珠女，或折團荷遮晚照的游女等，無一不充滿了溫柔多情的美麗形象；而攜藤籠

採蓮、採珍珠、相伴淘金、騎象過水、祭祀祈賽、殘食飼鴉等，這些新奇有趣的

風土民情，著實令人嘆為觀止。除此之外，更有盛開的荳蔻花、細雨中的紅蓼、

散發著清香的白蘋，與紅蕉葉裡的猩猩、尾拖金線的孔雀、碧綠耀眼的翡翠鵁

鶄⋯⋯等，這些炎方異域的特殊景物，多采多姿，美不勝收。 

可知《花間集》風土詞以其有限的數量，在晚唐五代的唯美文風中，就如同

一股伏流潛藏在地，雖然沒有耀人眼目的昭著地位，然在文學史上卻仍舊存有一

席之地，不曾消聲匿跡，隨時等待際會，伺機浮出地面。 

二、晚唐五代側豔文風中的一道清流  

花間詞出現在大唐帝國走向衰頹覆亡、五代軍閥割據混戰而天下震盪的歷史

                                                 
6 高鋒：《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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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內。但偏安一隅的西蜀，土地富庶，山川險峻，與中原隔絕，故得以保持相

對穩定安樂的生活和發達的城市經濟。外在的政治環境明顯地影響了文學創作的

方向，因而花間詞注重宮廷仕宦筵宴聚會上的實用演唱效果，與侑酒佐歡、娛賓

遣興的消閒娛悅功能，這種陪伴著歌舞酒色的燕樂，其色澤必定是豔麗的，其曲

調必定是婉媚的，而表現此種生活的詞作也必定是側豔的。這些詞作內容多以抒

寫閨怨綺思、男女戀情為主，因而呈現出柔媚旖靡的審美趣味和纖細濃豔的風情

面貌。對此，葉嘉瑩評曰：「《花間集》一般的風格，都是華美濃麗而缺乏個性的。」

7正說明了多數詞作側豔風格的共性。 

當然，《花間集》的內容，絕非僅侷限於此，那種語言通俗易懂、表情坦率

自然、風格清新爽朗的風土詞作，在晚唐五代的側豔文風中，就如同脂粉未施的

清純村姑，給人一種截然不同的審美感受。在李珣、歐陽炯、孫光憲等刻畫蜀粵

水鄉風光民俗的詞作中，一篇篇逼真入畫，充滿了明麗清朗的氣氛，和濃郁新異

的南國色調。有的述寫採珍珠者歸途所見靜謐恬美的夜景，有的刻畫騎象少女遺

物留情的神采，有的映照行客待渡的苦悶，較多的則是勾勒南方少女歡愉活躍的

場面8。這些風土詞作更以其獨特的自然人文視角引起人們的興趣，凡此種種，

皆出自詞家真實的心聲，他們在淺酌低唱，酒樓舞榭的表層熱鬧背後，仍然期待

有自我的宣洩，使那顆騷擾不寧的心靈獲得撫慰，以消解其縈繞鬱結的憂思愁緒

9。因此歡歌飲酒的釣翁、熱鬧祈賽的南人、拄杖攜酒的老翁、綠鬟紅臉的少女、

偎檣而立的茜袖、水上歡笑的遊女、抬起纖纖素手收紅豆的少女⋯⋯等親切質樸

的鄉野人物，一再地吸引了風土詞人專注的眼神，而迴塘、沙汀、水煙、碧灣、

春浦、畫舸、槿籬、叢祠，芰荷、嫩草、石榴花、木棉花、芭蕉林、桄榔葉⋯⋯

等自然風物，不僅讓人感受到清新自在的空氣，也彷彿嗅到蘊含其中的陣陣馨

香，為之心曠神怡。南國水鄉悠閒自適的生活情調，也是風土詞人內心所嚮往的，

                                                 
7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頁四九。 
8 參見黃進德：《唐五代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十一。 
9 參見喬力：《唐五代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年），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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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紛擾不安的現實環境裡，縱使有青樓酒館的夜夜笙歌與傾城佳人的輕歌曼舞

來粉飾太平，然而終究無法遏止詞人內心深處對理想生活的企盼。因此風土詞作

裡洋溢著一股濃厚的生活氣息，紀錄了南國人民努力勞動、享受生活、熱愛生命、

追求愛情⋯⋯等生活側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地真誠無偽，感動人心。 

總之，《花間集》風土詞洗盡鉛華，富於詩情畫意，展現出優美動人的南國

風情，在輕靈美妙的畫面裡，洋溢著青春氣息與旺盛的生命活力，明顯地脫棄「男

子而作閨音」10，一味敷衍相思別離慣套的窠臼。這種清麗疏朗的作品風格，在

晚唐五代側豔文風中，就如同一道清流，超逸塵俗，別開新境。 

                                                 
10 田同之：《西圃詞話》見《詞話叢編》第五冊，頁一四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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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花間集》風土詞的影響  

《花間集》風土詞雖來自「花間」，卻又能突破「花間」。風土詞人把筆觸伸

向更廣闊的表現領域，描繪出南方江城和農村的風物人情，亦即將詞的表現範

疇，從樓臺閨閣轉向自然山水和現實生活，對後來寫景紀俗之作起了示範作用。

正因為寫作題材的豐富多元，也促成了《花間集》風土詞在風格特色和美學風貌

上均有開拓與建樹。 

徐育民《唐五代詞評析》云：「《花間集》雖以抒發閨情為主，但也並不侷限

於此。如歐陽炯、李珣那十八首〈南鄉子〉詞，抒發了對祖國南粵風光的熱愛之

情。後代蘇軾、辛棄疾等人的農村題材的詞和寫法，不能說不受到過他們的影響。」

11楊海明〈論五代西蜀詞〉：「這類詞（〈南鄉子〉）繼承了民間〈竹枝〉的傳統，

綽有民歌風味，然其中仍在寫女人，但不是歌女舞妓，而是民女蓮娃。後代蘇軾

用〈浣溪沙〉寫農村生活，寫村姑織婦，不能不說是受它們的影響。」12俞陛雲

曰：「詠南荒風景，唐人詩中以柳子厚為多。五代詞如歐陽炯之〈南鄉子〉、孫光

憲〈菩薩蠻〉，亦詠及之。惟李珣詞有十七首之多，今錄八首。荔子輕紅、桄榔

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索以豔情，為詞家特開新采。」13況周頤亦云：

「五代人小詞，大都奇豔如古藩錦；惟李德潤詞，有以清勝者，⋯⋯下開北宋體

格者也。有以質勝者，⋯⋯宋人惟吳夢窗能為此等質句，愈質愈厚，蓋五代詞已

開其先矣。」14至於孫光憲風土詞作的〈風流子〉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鉅的影響，

《栩莊漫記》即評之曰：「《花間集》中忽有此淡樸詠田家耕織之詞，誠為異采。

蓋詞境至此，已擴放多矣。」15從上述學者所作的評論中可知，以李珣、歐陽炯、

孫光憲等為主的《花間集》風土詞對後代風土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故高鋒《花

                                                 
11 徐育民：《唐五代詞評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四二。 
12 楊海明：《唐宋文學論叢》第二十一輯〈論五代西蜀詞〉（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出版） 
13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六十八。 
14 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上海：開明書局，民國二十四年），頁二三八至二三九。 
15 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上海：開明書局，民國二十四年），頁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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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詞研究》云：「這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富有個性色彩的文學創作，寫身邊事，

抒心中情，從而突破了模式化的類型規範，預示著詞體發展新時代的到來。」16 

《花間集》風土詞在側豔文風中能不隨波逐流，除了擴展了寫作題材，更進而擁

有獨特的詞作風格，在晚唐五代之際，別開生面，卓然不群，為後世騷人墨客所

心儀嚮往。 

一、失意文人的心靈寄託  

優美恬靜的山水田園與質樸淳厚的民情風尚，歷來皆具有安撫人心與引人入

勝的特殊魅力。尤其是懷才不遇或仕途不順的失意文人，總喜歡移情山水，深入

鄉野，在充分享受水光山色、風物民情之美的同時，更可藉以沉澱心情、昇華俗

慮，思索未來的人生方向，不論結果為退隱或仕宦，這一切無非是其心情積澱後

的全新抉擇。因此，自然界的山水風光、花卉草木、鳥獸蟲魚，與山村水驛的生

活情態、物候民風，這所有的一切看在失意文人眼中，自然比起黑暗腐敗的官場

清新質樸、比起貪官污吏的嘴臉單純可親，也比起壯志未酬的抑鬱悲憤來得輕鬆

自在。所以風土文學正提供了這些失意文人另一個創作方向，讓人暫時拋卻眼前

的不如意，在轉換生活空間後，用一種截然不同的心情來抒情寫志，不只放鬆了

心情，也讓心靈有所寄託。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云：「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

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幽思感憤

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欲工。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從這段話中透露出文人將自己的仕途坎

坷，奔走四方，顛沛流離的愁苦、怨忿、不平，藉著吟詠自然、歌頌民風的同時，

寫進作品中。這些作品既展示出當時的社會面貌，也映現出個人的真實感受，無

論在當時或今天看來，皆有其存在的價值。因此在《花間集》風土詞之後，也有

                                                 
16 高鋒：《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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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失意文人將焦點轉移到山巔水湄、民情風候，藉以抒懷寓意。例如宋朝詩人

王禹偁所作〈村行〉一詩：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

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藉著自然山水的美好景致，草木花卉的芳香氣息，寄寓了作者濃厚的思鄉之情。 

而仕途失意，終生潦倒的北宋大詞人柳永，也有風格清新、畫面明麗的寫景

紀俗之作，如〈河傳〉： 

 

淮岸。向晚。圓荷向背，芙蓉深淺。仙娥畫舸，露漬紅芳交亂。難分花與

面。  採多漸覺輕船滿。呼歸伴，急槳煙村遠。隱隱棹歌，漸被蒹葭遮斷。

曲終人不見。 

 

這是一首描寫江南採蓮風俗的詞，背景在傍晚的蓮塘，此時花開簇簇，荷香四溢，

棹歌迴盪，充滿了溫馨愉悅的勞動氣氛。作者以旁觀者的立場，把優美的江南水

鄉風光和活潑善歌的採蓮少女融為一體，描繪出一幅清新瑰麗的少女採蓮圖，可

以發現作者被眼前美景所吸引的專注神情，所有抑鬱憂悶的情緒於此暫得舒緩。

另如著名文人蘇東坡在仕途失意、屢遭貶謫之際，也有許多寫景紀俗兼抒情寫志

的佳作，試看他的〈浣溪沙〉組詞： 

 

麻葉層層藀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垂白杖藜抬醉

眼，捋青搗麵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  酒困路長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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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

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這些作品將農村的恬靜、鄰里的和睦以及人民的勞動情狀詳實地描繪而出；也生

動真實地表現詞人熱愛農村、關懷農民、關心生產的悲天憫人之情。與《花間集》

風土詞一脈相承，蘇軾這組詞寫出農村清麗的風光、紀錄人民的勞動習俗，洋溢

著淳樸的民風與濃厚的生活氣息，完全突破了“詞為豔科”專寫兒女情態的藩

籬，延續了《花間集》風土詞文風樸實、格調清新，不取香豔字眼、不用華麗詞

藻的創作特色。 

此外，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在罷職還鄉後，閒居山陰，從「壯士淒涼閒處老」

中，透露出詞人治國之志難以實現的鬱悶，因而藉著採藥治民，買醉茅店的行為

來抒發幽怨之情。試看其〈點絳唇〉： 

 

採藥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  醉弄扁舟，不怕

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個閒人樣。 

 

詞取材於村居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以採藥、飲酒、盪舟為線索，展現出作者

閒居生活的風貌。暮山千疊，長煙落日，聽得漁舟唱晚，聲聲在耳。從千嶂籠煙，

可見江南青山之秀潤；處處漁唱，可想像江上漁舟之悠閒，加上新酒初熟，香溢

茅店，聲香嗅味，皆助酒興，詞人不禁頹然醉乎其間，進而生發出醉弄扁舟的豪

興。明顯可感的是，村居生活終究難以消釋他心中鬱勃不平的英雄豪氣，失意文

人藉著放浪山水的閒情逸致、沉醉於溫馨美好的風土民情，來寄寓自己壯志難酬

的悲憤心情。 

可知，繼《花間集》風土詞後，有許多失意的文人走出宮廷苑囿，徜徉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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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水色中，去感受鄉野間風土人情的美好，因為眼界的擴放，心情也為之開朗不

少，所以藉著寫景紀俗的風土作品得以抒發抑鬱憂悶的心情，乃風土文學最大的

貢獻之一。 

二、反璞歸真的生活取向  

《花間集》風土詞洋溢著悠閒自適的生活情調，單純而無心機的村野人民過

著簡單樸實的生活，沒有功名利祿的牽掛與官職爵位的羈絆，因此心境是恬靜

的，個性是率真的，這種反璞歸真的生活取向，深深地吸引了對仕宦生活產生厭

倦的文人雅士。就如同倦鳥歸巢一樣，宦遊他鄉的遊子，最終還是要回到故鄉的

懷抱，而大自然的山川風物不正是人們的共同故鄉嗎？因而不論仕途是否亨通、

在位者賞識與否，終究無法遏止人們回歸鄉野、反璞歸真的原始欲求。 

北宋文人歐陽修在晚年時，就有一些風土味十分濃厚的佳作，如〈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詩中洋溢著村居生活的閒適之情，不只鄉間美景映入眼簾，更有鳥語花香、喧嘩

笑語的和樂氣氛，此時詩人心中的愉悅之情，昭然可感。同樣的，王安石在晚年

退居江寧的詩詞作品中，也深刻地表現出反璞歸真的生活取向，如〈書湖陰先生

壁二首〉之一與〈菩薩蠻〉： 

 

茅檐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數家茅屋閒臨水，青山短帽垂楊裡。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

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在這兩首詩詞中一致地流洩出簡單生活背後的恬淡之情，村居環境的山青水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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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疏花木、清風鳥語，無一不透露出作者隱居生活的暢然快意。 

又南宋文人范成大因病退隱後的作品中如〈浣溪沙〉與〈蝶戀花〉： 

 

十里西疇熟稻香，槿花籬落竹絲長，垂垂山果挂青黃。  濃霧之秋晨氣潤，

薄雲遮日午陰涼，不須飛蓋護戎裝。 

 

春漲一篙添水面，芳草鵝兒，綠滿微風岸。畫舫夷猶灣百轉，橫塘塔近依

前遠。  江國多寒農事晚，村北村南，穀雨纔耕遍。秀麥連崗桑葉賤，看

看嘗麵收新繭。 

 

前一闋是表現農村景致與風土節令的篇章，詞作中煥發著尋常百姓的生活情趣，

與古樸自然的泥土氣息。其中首三句寫出豐收在望的喜悅景象，除了眼見金黃飽

滿的稻穗與結實纍纍的山果，彷彿也可嗅到稻、果成熟的香甜氣息，全詞將初秋

時節田園豐美的典型圖畫，有形有色又有味地展現出來，風土色彩十分濃重且悠

閒自適的鄉居之情亦躍然紙上。後一闋則是以蘇州一帶的風土民情為焦點，藉著

緩慢的船行將眼前所見的田園風光加以生動描繪，同時也帶出了自己盎然的興

趣。接著寫到農事，視野也隨之開闊，一幅清新、明淨的水鄉春景，傳出了濃郁

而恬美的農家生活氣息，令人心醉神怡。從中可見范成大退居後徜徉在鄉野間的

適性生活是如此的優遊自在，正所謂「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

谷忘返。」17在面對著自然界美好的山川風物時，一種淡泊名利、返璞歸真的情

感已深深地撼動了人心。 

至於愛國詞人辛棄疾的作品風格也從早期的豪邁雄渾，轉變為晚年的清新淡

遠，這種明顯地變化也是反璞歸真的生活取向使然，如〈清平樂．村居〉組詞： 

                                                 
17 吳均：《吳朝請集．與宋元思書》，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輯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166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

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詞人利用巧妙的構思，將茅檐、小溪、青草，這些本是司空見慣的農村景物，組

合成一幅清新優美的鄉村風情畫。而置身其中的人物各具面貌：翁媼飲酒聊天，

大兒鋤草，中兒編織雞籠，小兒臥剝蓮蓬。通過這樣簡單的情節安排，反映出一

片和平寧靜、樸質安適的鄉居生活寫真。又〈清平樂．檢校山園書所見〉： 

 

連雲松竹，萬事從今足。拄杖東家分社肉，白酒床頭初熟。西風梨棗山園，

兒童偷把長竿，莫遣旁人驚去，老夫靜處閒看。 

 

詞中洋溢著閒居時的滿足之情。從「分社肉」、「白酒熟」，充分流露出鄰里間古

風猶存、生活富足的融洽。而作者閒淡恬適之情，也由「靜處閒看」一群兒童手

握長竿，偷著撲打梨棗的趣味鏡頭中流洩而出。更從「莫遣旁人驚去」，深深領

會到淳厚可親的人情之美。通篇無奇字，無麗句，明白如家常語，溫馨質樸的風

土民情躍然紙上。而〈清平樂．博山道中即事〉： 

 

柳邊飛鞚，露濕征衣重。宿鷺窺沙孤影動，應有魚蝦入夢。  一川明月疏

星，浣紗人影娉婷。笑背行人歸去，門前稚子啼哭。 

 

全詞寫景，沒有一句抒情，但又處處融情景中，寄意言外。從星月柳露的文字中，

可以感知詞人對清新淡雅的自然風光的喜愛；從描寫浣紗婦女的文字中，也可以

感知詞人對淳厚樸實的民情風俗的讚賞。優美恬靜的鄉野之景，經由詞人的巧手

點染，繪成一幅情采俱勝的溪山夜景長卷，表現出一種清幽淡遠而又生機蓬勃的

意境，十分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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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鵲橋仙．己酉山行書所見〉： 

 

松岡避暑、茆檐避雨，閒去閒來幾度？醉扶怪石看飛泉，卻又是、前回醒

處。  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

一天風露。 

 

這可說是農村生活的即景，作者分享了農人婚慶豐收的喜悅，一股熱愛自然、熱

愛農村生活、熱愛勞動農民的情感，昭然可見。不僅有濃厚的生活氣息迎面而來，

更充滿了清新可喜的愉悅之情，詞人鄉居生活的野趣溢於言表。作品中也透露出

淳厚的風土人情之美，這種和諧歡暢的相處模式，深深地撼動人心。 

《花間集》風土詞不僅影響了宋代風土詩詞的創作，連同元曲、甚至明清的

詩詞作品亦深受習染。風土詞著眼在優美開闊的山村水驛，與過著單純樸實生活

的人們密切結合，同時也寄寓了作者反璞歸真的心情寫照，更滿足了讀者內心的

嚮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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